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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

宁波市电影有限责任
公司影管部经理
全行

装胶片、换拷贝、倒带
……在胶片时代，电影放映
员的这一系列手法操作，有
一个动听的说法——指尖
上的光影。随着电影技术
的革新，电影迎来的数字化
时代，让指尖上的光影变成
了指尖上的一个动作。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老
电影人全行、唐士军见证了
电影事业从盛到衰，再重新
繁盛的过程。同时，电影放
映员出身的他们，也亲历了
电影技术的翻天巨变：电影
放映从胶片时代的手动放
映、半自动化放映，跨越到
了数字时代的全自动放
映。在调整和适应时代发
展的大潮中，电影放映员这
一职业也被重新定义。

技术革新
老行当迎来新变化

2008年是值得电影人终生铭记的一
年。这一年，电影产业迎来了一场大变革
——电影数字化改造。“胶片拷贝逐渐退出
市场，数码放映技术革新、TMS系统（影院
管理系统）和激光光源的普及，让电影放映
成了一个手指滑动的动作。”全行告诉记
者，改造后压力最大的是传统的胶片电影
放映员。“数字化放映设备都是全进口的。
老放映员适应不了，最后转岗的转岗，转行
的转行。”

先进的影院操作系统大幅度削减了放
映员的人力成本。“以前两个人才能干的
活，现在不仅一个人能搞定，还能身兼多
职。”在全行看来，现代放映师的角色更像
是一个网络管理员，“他们的工作是检查影
厅设备，核对排片情况、监控放映状况。”原
本笨重的胶片拷贝，已经替换成了一个个
数码文件。“从去年开始，我们直接从卫星
接收传输，自动下载新片。”

眼下，“智能影院”“未来影院”“无人
值守“等多个泛智能的概念也正在酝酿
中。未来，电影技术还会怎么革新？全行
乐观地说：“一切皆有可能。在数字、网络
时代的今天，我们更要抱着活到老、学到
老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跟得上时代发展
的脚步。

初来乍到
爱捣鼓半导体的小伙成了放映员

“人们常说，一辈子就做一件事。我这一辈子做的就是一件

事：电影放映。”说这句话的人是宁波市电影有限责任公司的影
管部经理全行。从毛头小伙到即将花甲，全行在光影流动中度
过了整整43年。再过一年，他将离开自己热爱的电影行业，迎
来退休生活。

“我是17岁进的单位，当时我们单位的名称叫宁波市影剧
院管理处，下辖人民电影院、民光电影院、曙光电影院、兰江剧
院、天然舞台以及城隍庙附近的民乐剧场等。”1976年冬天，全
行被分配到位于江厦街的人民电影院（宁波影都的前身）。在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影放映员可是个让人艳羡的岗位：工资比普
通工人高，还容易找结婚对象。在亲戚朋友眼里，全行算是捧上
了“铁饭碗”。

全行是典型的技术宅型理工男。“上中学时，我的物理和数
学成绩很好，平时在家就爱捣鼓半导体之类的东西，高一时就能
组装黑白电视机。我组装好后，每天晚上家里都挤满了看电视
的邻居。”对他来说，狭小的影院放映室可比拆半导体、组电视机
有意思多了。没多久，他就弄清了胶片放映机的工作原理，处理
起放映机故障来，也是干脆利落。

在胶片时代，电影放映员的工作是提前把胶片拷贝挂到放
映机上，有时候需要两台放映机换着放，一台放完后，另一台接
着放，间隔的时间需要提前计算好。“刚开始是10分钟换一次胶
片，后来改到20分钟换一次。所以放映员很忙，没时间看电
影。”在全行初入行的记忆里，换拷贝也是个体力活，“笨重的拷
贝要举起来往机器里放，我个子不高，刚开始总是对不准，得在
脚底下垫块木板。”

光影记忆
凌晨4点就开始放电影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中国电影也迎来了“大幅度
地、大踏步地、放手地发展电影事业”的新阶段。被封存的老电
影重新上映，译制片再上银幕，电影院成了最火爆的文化场所，
男女老少都想往那里挤。在当时，碰到乡下亲戚来宁波串门，如
果能请他们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那可是非常体面的招待了。

可是，买一张电影票哪有那么容易。回忆起人民电影院的
火爆程度，全行历历在目，“人民电影院能容纳1200多人，基本
上影院的前三排都是满的。”电影票一票难求，“像《少林寺》，三
天内的票一般人想都不用想。”买不到票，人人都广撒关系网，

“你托我，我托你，托来托去，我那几十张员工票根本不顶用。”全
行记得当时一场普通电影的票价为1角2分，“不算太贵，但架不
住票子难抢啊。很多农村群众买不到票，只好起个大早，专门乘
船来宁波排队买票。”

遇到当年的“爆款”电影，全行一天起码要放7场。“记得放
越剧电影《红楼梦》《碧玉簪》时，我一直放到凌晨2点，留在单位
眯上两个小时，起床直接放映早早场。”凌晨4点，天还没亮，观
众已经等在了电影院。“他们还是很精神，跟着电影一起哭一起
笑。”许多观众看了还想看，“特别是《红楼梦》，有人最多看了9
遍。”全行还记得一个小细节，“《红楼梦》很催泪啊。记得每次散
场后，地上会留下很多手帕。我同事看扔掉可惜，于是洗一洗拿
来擦设备。”

放映工作一忙，偶尔会出现一些意外的小插曲。“比如错放、
漏放，还有画面出现故障。”“跑片未到，稍候片刻”的待机状态，
更是每天都会上演。“看到一半，跑片没到，上千名观众只能坐着
干等。”全行说，当时拷贝成本太高，所以热门影片上映时，几家
影院共用一个拷贝，“跑片员基本都在路上狂奔。”拷贝一到，电
影放映员就要用自己最快的速度，把电影放出来，“我们管这叫

‘抢’片，我一般十几秒就能搞定，算是速度快的。”

苦练内功
2年为单位创收12万元

可能是理工男的个性使然，在闲暇之
余，全行喜欢研究新型电子产品，留意一些
电影放映方面的新技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电子产品
开始进入国内市场。1985年，在一次外单
位放映员培训中，全行偶然看到同行手上
拿着刚刚买来的日本卡式录音机。“当时觉
得很稀奇。录音机虽然小，但放出来的声
音却是立体声。”他灵机一动：电影放映前
能不能先播立体声音乐？这一试，没想到
还真的成功了。“这在当时，算是电影院的
技术创新。单位向市物价局申请提价，市
物价局批复后，我们把票价增加了4分。”按
照相关规定，这部分收入全归影院所有。
全行记得，两年下来，光是每张电影票上增
加的这4分钱，就让人民电影院创收了12
万元。1986年，全行被提拔为人民电影院
副经理。1990年，他从人民电影院调到宁
波市电影放映公司（宁波市电影有限责任
公司的前身）。

上世纪90年代，电视机、录像机“呼啸
而至”，曾经人气爆棚的电影院转而陷入经
营困境。直到21世纪初，随着电影体制改
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电影市场才一改颓
势，驶入繁荣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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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上的光影
宁波老电影人讲述电影放映的巨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放映露天电影的盛况（资料图片）。

照片

照片补充
现在的宁波影都外景。通讯员 葛家丽 摄


